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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讦小说的情感意识与女性形象
◎张丽琴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 徐讦小说描写了众多的女性形象，许多评论都关注到其中的某些方面，但相对较为零散。本文从作者情感意识

的三个层面，即理想、现实、怀旧入手，分别对应其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种不同类型——乌托神女、都市熟女、乡村少女，探

求作者情感意识与小说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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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是小说的灵魂，也是作者思想与情感的写照。弗洛

伊德说，“艺术家本来就是背离现实的人，因为他不能满足其

与生俱来的本能要求，于是他就在幻想的生活中放纵其情欲

和野心勃勃的愿望。但是，他找到了从幻想世界返回现实的

途径；借助原来特殊的天赋，他把自己幻想塑造成一种崭新的

现实。”①艺术来源于生活，作家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意识对其文

学创作，尤其是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起着很大的牵制作用。

徐讦小说风靡一时，几乎每部作品都会跳跃着几个鲜活的女

性，随着小说故事的逐次展开，她们摇曳变幻，呈现出一个色

彩缤纷的艺术画廊。不同风貌的女性形象与不同层面的情感

意识相互交织，相互照应，紧密相联。

一、理想与超越——孤寂的乌托神女

理想不同于现实，它是对现实的超越，代表着一种向往与

追求，是人们想象中的一种完美状态。作家运用灵敏细腻的

思维，通过想象，创造出心目中美好的异性形象。徐讦小说在

绝大多数作品中，“都塑造几个理想的完美女性，笔之深细，一

往情深的虔诚，遂成为徐氏作品的特色。”②这类女性在徐讦小

说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象空灵飘逸的阿拉伯少女和潘蕊，神秘

冷艳的“女鬼”，沉郁有致的白苹、惊艳高贵的梅瀛子、温柔纯

洁的海伦，她们都带点神气，有丝冷傲和骄矜，在众花丛中独

自绽放，引人注目。

具体来说，徐讦笔下的理想女性之“美”体现蕴含两个方

面的特质。一是真善美。在徐讦的小说中，总会虚构一个同

样为作家的“我”，他虽然不是作者本身，却具有与作家互融相

通的某些性格物征与精神气质。“也许我需要的是神，是一个

宗教，可以让我崇拜，可以让我信仰。她美，她真，她善，她慈

爱，她安祥，她聪敏，她⋯⋯”③这大抵是作者的某种女性观。

正如《风萧萧》中的三位女性，白苹冷静、宽容，梅瀛子聪慧、敏

捷；海伦则温柔、善良，她们的美各具千秋，令“我”难以取舍，

这三者的结合正体现出作者所向往与追求的爱与美的整体。

作者所幻想的美好女性是误入尘世的仙女，超凡脱俗，具有神

秘的梦幻色彩。为了达到这种效果，作者选择了一种异化情

境。小说中的环境是人物活动的场所, 是人物性格形成和发

展的客观依据，往往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了烘托作用。他另

辟一番神秘遥远的他国异域和乌托之乡，在迷离意境的幻化

中突显这些美好女性的超凡脱俗。“她们仿佛存在于现实生

活之外的精神世界里，成为男主人公爱情梦想的精魂。”④

另外，徐讦笔下的“神女”虽然外表绝美，内心却往往孤

寂，尤如水中月，雾中花，与之相伴而生是一种距离感和幻灭

感。她们大多没有亲人，或没有完整的家庭和融融的亲情；缺

乏友情，既使面对着熟人也无法真正坦露心事；她们才艺超

群，聪慧绝顶，却都有着满腹的心事，肩负着理想和重压。阿

拉伯少女满怀忧愁，女“鬼”有着一段曲折复杂的过往，白苹、

梅瀛子身负国家民族的艰巨重任，林明默在等待中被情人遗

弃，潘蕊有着不堪的卖淫身份，一串串不愉快的现实与真实使

她们自我封锁，有所保留，呈现出的是一颗颗坚强而又脆弱的

女人心。神女的寂寞是徐讦心灵的写照。作者正是穿过文字

的迂回长廊，舔味儿时灰色的淡淡哀愁。徐讦有着痛苦的童

年。5 岁父母离异就离家住读，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他自己

在个人的情感生活方面也历尽沧桑。⑤他成年后几乎在乱世

硝烟中度过，因为求学和生计碾转于祖国各地、香港及海外，

他用笔抒写流浪者忧郁的气质和孤寂的心灵。

二、现实与奋斗——坚韧的都市熟女

艺术来自生活，作者现实生活的人生阅历和曲折遭遇往

往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成为开启他们灵感之门的一

把钥匙。当徐讦把眼光投放到周遭的乱世凡尘，一个个现实

生活中的都市女性向我们迎面走来。《丈夫》中的孙见明、素

茵，《舞女》中的白露娜，《赌窟里的花魂》中的花魂，《灯》中的

交际花丁媚卷⋯⋯无论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精致典雅或丰

韵成熟，她们都各具神采。

作者所塑造的这一类都市美好女性也呈现出鲜明的特

征。第一，她们大多是历经浮华的都市小人物。她们生活在

社会边缘，难以引人注意。交际花、舞女、妓女、赌徒等苦难的

下层人物充斥着他的人物画廊。赌窟、舞场大都是这些人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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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存的环境，即使是平常的居室和小巷，也处处透露出一种

喧嚣与躁动，这是徐讦最为熟悉的世俗之城。第二，她们有一

份参透世事的清醒和智慧，历经人世沧桑，在富足与贫穷，高

贵与卑微之间起起落落，对现实人生有了一份独特的理解。

如《赌窟里的花魂》中声名显赫的曹家少奶奶一夜沦为穷困潦

倒的流浪女，参透了赌徒众生的悲剧。第三，她们渺小却张扬

着生命的活力和韧性。这些美好的都市女性历经苦难，在诱

惑中沉沦，在堕落中挣扎，她们象一粒粒滚烫的尘埃，身份卑

微，前途渺茫。但她们没有表现出女性所常见的那种柔弱无

助和自怨自艾，也不轻易陷入绝望而轻生。在乱世繁尘中，女

性往往会遭遇更多的不幸，她们象株小草经历严寒霜冻，等待

春暖花开，这是一种为生活所迫的无畏勇气和坚韧精神。

都市女性的这些美好特质在作者身上也是有迹可寻的，

现实中的徐讦积极而坚强。为了生计，他一生忙忙碌碌，碾转

几地读书，学识渊薄；创办了许多刊物，有的寿命极短；他当过

职业作家，努力地写作投稿，在上海孤岛时，“卖字为生，作品

大多发表于《西风》、《宇宙风乙刊》及《中美日报》”。⑥他先后

在大陆、香港、新加坡等各地大学任教。他常常迫于生活而教

书，但他更迫切盼望自己能专心从事钟爱的写作。⑦身处乱世，

对于普通人来说，谋生成为第一要务，人们不得不四处奔波；何

况徐讦还有他热爱的写作事业成为他精神的支柱和动力。徐

讦把他生活的勇气转注到一个个平凡的都市女子身上，她们体

验着痛苦，却不为痛苦所击倒。徐讦说，“有多少人残废，贫穷，

饿肚，受寒，孤老无依的人在贪恋着生；而那些为一时名利与情

爱的打击，立刻要将身体交还给自然，这难道是件不勉强的事

情？”⑧显然，他肯定的是积极的生，否定的是消极的死。

三、怀旧与归依——纯情的乡村少女

怀旧是人类一种普通的情感，当作者远离故土和家人时，

难免会追忆过去，思念至亲。“徐讦生长在农村，但很小就离

开乡村来都市。他在都市里流浪漂泊，但内心深处仍有着浓

郁的恋乡情绪。尽管徐讦写过很多部浪漫唯美色彩的小说，

但也有泥土味浓重的乡土著作，在这些著作里，故乡的影子就

象生命少不了的灵魂。”⑨此类小说中，“我”经常拖着疲惫的身

躯，远离浮华的都市来到乡村，清幽古朴的自然景色令“我”精

神焕然，纯洁美好的乡村姑娘抚慰了“我”焦燥的心灵。“这一

角世界在我的记忆中是最美的，最安祥的，最温暖的世界，我

长大了以后，无论是求学做事，每当我疲倦烦恼的时候，我总

是想到那温柔的一角，它好像同我母亲的怀抱一样，永远为我

留着温暖的情情与安慰。”⑩乡村的风土人情衬托了少女的温

柔纯朴，两者相互依存的，融为一体。

纯洁温柔的乡村少女融注着作者思亲怀乡的哀愁，闪动

着他母亲、姑姑、妻子等传统女性的身影。故乡孤独寂寞的母

亲时常牵挂着徐讦的心。母亲在婚姻中得不到什么幸福，有

了儿子后就吃素还愿度日，后来尽也离婚。而徐讦的婚姻也

历尽坎坷，与第二任妻子葛福灿的结合曾给他带来一段幸福

的时光。但建后不久徐讦对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治气

候忧心忡忡，预感自己将无法适应，于是就离开妻儿只身去了

香港。葛福灿到香港与丈夫团聚后准备回沪接女儿时，两地

间通行开始控制，从此天各一方。后来葛福灿在组织劝告下

同意离婚，与女儿葛原相依为命，背负着“反动文人”丈夫的声

名使她们原本艰难的岁月增加了许多莫须有的不幸。徐讦在

香港定居后仍然惦记着前妻和女儿。1976 年在给女儿葛原

的信中写道：“这些年来，东跑西跑，常常想念家里的人”。母

亲孤苦不幸，他四处流浪却无法身前尽孝；葛福灿深明大义，

他逃脱浩劫却无以回报，所以乡村小说的“我”时而醒悟、感慨

并忏悔，寄寓了他自己深深的愁怅和愧疚之情。

现实的不完美总让人失望，而精神可以寻找另一种归宿，

徐讦选择了宗教。这些乡村少女，如《痴心井》中的银妮，《鸟

语》中的芸芊，《私奔》中的翠玲，《幻觉》中的地美，敏感痴情，

爱得真切，她们在寂默中执着等待，最后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

或参禅，充溢着一种忧伤的情调，故事虽嫌老套却仍旧动人。这

种结局的设计自然有作者宗教观的影响。“显然，香港时期徐讦

由于现实的漂泊和生命体验的趋归而认同了宗教，他的宗教观

融合了基督教和佛教教义并渗透了自己追寻生命意义的体验，

并因此形成了其小说创作的超越性价值和独特的艺术指向。”在

动乱的年代，人渺小如尘埃，徐讦给女儿的信中“总流露出一种

无奈和悲怆”，这大概也是当时许多文人的身世漂泊之感吧。

情感是个变幻莫测的万花筒，展现出个体的多层面的内

涵，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从情感意识的角度

来解读，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形象。徐讦一生著作甚丰，在

文学史开创了女性美的别一风貌，当然不仅仅限于前述三种，

它将吸引着后人不断地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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